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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學的別樣風景：陳贊一小說對陌生性問題的書寫 

王海峰 

 

1983 年生於黑龍江，作家、詩人，創意寫作學博士，贛南師範大學文學與新聞傳

播學院特聘教授 ，碩士生導師，中國寫作學會理事，《中國創意寫作研究》編委，

《新媒體產品策劃》一書主編，長期從事創意寫作理論研究與實踐，也對語文教

育、兒童出版等有研究興趣。 

 

摘要：陳贊一的小說是觀看 20 世紀 80、90 年代香港社會轉型期底層人生社

會性存在的代表性視角。本文以陳贊一小說集《路途上》為核心研究對象，圍繞

陳贊一小說中呈現的“陌生性”問題展開研究，借助結構主義社會交換論的視角，

系統考察了陳贊一小說中底層人物對陌生性社會的尋找、選擇與體驗問題。陳贊

一小說中的陌生性體現在陌生場景、陌生人物和陌生視角三個維度，人物在熟悉

社會中的失意與茫然，驅使他們主動或被動地進入陌生性社會。這一過程呈現為

“尋找—選擇—籌畫—等待—奔波”的行動軌跡，揭示了轉型期香港人通過陌生

性對抗現實困境的精神樣貌。本文認為，陳贊一的陌生性書寫不僅是剖析現代香

港人精神生活的獨特視角，也為香港文學提供了別樣的敘事風景，具有深刻的人

文關懷與時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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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陳贊一創作了小說《路途上》。《路途上》以第一人稱視角講述一個香

港青年莫問天赴中國內地旅行的故事。莫問天踏入一個對他而言陌生的社會，在

這段陌生的行程中，他接觸到很多陌生的人、景、事與情。其中，小說也多次涉

及“尋找”命題，例如“甘努力”“希望找到生命的意義”等。國內一些學者認

為，陳贊一的這部小說，是香港的尋根文學代表，意即陳贊一借小說人物莫問天，

來尋找香港的中國根。這不失為一個解讀的視角，不過，未免有些偏頗。因為，

莫問天在“路途上”所遇見的諸多人，其實都在“尋找”中。而他最終所“絞痛”

的是與王倩貞難捨的交往，以及對自己日記簿遺留的遺憾。為什麼莫問天要在一

個陌生的社會中“尋找”？他要“尋找”什麼？他自己顯然是不知道的，但是他

無疑規劃好了那些天的行程。因此，這種“尋找”並非無所依傍。那麼，他的“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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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底是怎樣的，目的為何，意義何在呢？這是本文論說的起點。 

小說中，陳贊一借莫問天之口說：“我這半生不停地漂泊，不知從何處來，不

知往何處去，只知不斷的向前走，累了就躺下造一場夢，夢醒就繼續向前走，不

知為了什麼，也不知得到什麼，我好像不停地尋找一樣東西，卻不知是什麼？”

[1]這種心境符合青年在人生失意時的特性。而遠離熟悉的環境，奔赴陌生的社會

性場域，則可以讓失意人生得到短暫的休整，這是有心理學依據的。陌生性是指

陌生所以生成的東西及其原理。陌生不僅意味著新鮮的刺激，也意味著新的希望

和可能。在這個意義上，旅行是療癒失意，迎接陌生性的一種有效方式。問題在

於，這種方式的本質也是社會性，只是其特徵顯現為“陌生的社會性”。根據美

國社會學家彼得·M.布勞（Peter M. Blau）建構的結構主義社會交換論，莫問天

的這種社會性行為，在根本上，並非受心理學原則支配的過程，而是依賴於與他

人的社會性互動過程。布勞的結構主義交換論，為理解陳贊一小說中的“陌生性”

問題提供了更加廣闊且具有本質性的視域。 

 

一、陳贊一小說中的人生何以選擇陌生性社會 

 

在中國傳統觀念裏，“安土重遷”既是人對社會適應的結果，也是人面對社會

的基本態度。熟悉社會帶給人的安全感，在心理學上是毋庸置疑的。相對而言，

人們對陌生性社會環境的選擇，往往且首先是被迫的。例如，被迫離家出走，被

迫揭竿而起。因此，在心理學上，人選擇陌生的社會環境，很大程度上是被動的。

但是，也有一些特例，即因為好奇而主動選擇陌生的社會環境。但是，這種好奇

心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內部的壓迫，例如尋找新大陸，尋找新的配方，很多情

況下是基於社會的競爭性而產生的。 

不論哪種面對陌生性的動態行為，人在本質上，始終是流動的社會性動物。

這種流動性自然就決定了，人不能像植物那樣“安土重遷”，而是“人挪活”“人

往高處走”。這種流動性的社會性，背後的根本因由說到底，是人對美好生活的

嚮往，或者反過來講，是美好生活對人的吸引。布勞認為：“社會吸引的過程導

致社會交換的過程。”[2]這裏所謂的社會吸引，放在陳贊一所塑造的小說環境中，

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具有陌生性的“潛力社會”。在這個“具有陌生性的潛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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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人們不論出於被動壓迫或主動尋找的原因，都表現出一種勇於向陌生性社會

邁進的精神。這種氣質，也是陳贊一小說看起來具有結構主義交換論色彩的原因。 

布勞的結構主義交換論，試圖從社會交換的理論視角，來回答“社會生活如

何被組織成由人類交往構成的日益複雜的結構”[3]。其中，人類交往結構中最簡

單的結構是陌生人之間的交往結構，陌生人際結構逐漸發展為熟人之間的交往結

構，進而發展為複雜的交往及交換體系。“社會的複雜結構部分地變得制度化起

來，這些持續存在的制度成分對共同體生活的其他成分施加了傳統的約束。”[4]一

旦如此，社會結構中的人自然就面臨交換活動主導下的競爭問題。那些在各類競

爭中失意的人生，自然而然地會產生一種新的情愫：尋找新的社會環境，或建立

新的社會結構。個中的“新”，就意味著“陌生”。二者一體兩面，驅動著一些人

被動或主動尋找。陳贊一小說中的主人公往往就在這種結構主義社會中感到失意、

茫然，進而開始尋找、選擇與奔波。 

小說《路途上》寫失意青年的尋找之路，在路途上，莫問天與王倩貞的相遇，

似乎讓莫問天找到了自己要尋找的東西。因為，莫問天對王倩貞說：“自從念中

學以後，我就沒有好像這次玩得那麼開心了。”“只要有假期我就回來。”“自從父

母死後，我就沒有家了，也迫自己不再想家這個東西，因為家實在難得。”“我認

為家是感情安居的地方。在那裏我可以得到休息，得到醫治、得到力量、得到愛，

在那裏，我也可以付出愛，並且有人願意接受我的愛。”“好，我多留一天。”“不

要緊，我可以時常來看你。”除此之外，莫問天還將自己的日記簿給王倩貞看，

這樣私隱之物的給予，意味著莫問天已經將自己的心靈向王倩貞敞開了，且充滿

了寄寓和憧憬。在這種敞開、寄寓和憧憬的心緒中，莫問天似乎找到了想要之物。 

小說《健龍》寫主人公健龍為生計奔波、抉擇、委曲求全的生存故事。其中，

值得關注的是，健龍有去陌生環境——內地——工作的選擇權。但是，由於妻子

的反對，健龍放棄了對陌生社會環境的嚮往。健龍在生計窘迫之下，為何選擇一

種具有陌生性的出路？這與《路途上》的莫問天的選擇似有共通原因：尋找新的

生機。小說《選擇》寫主人公倩媚對人生伴侶及其理想生活境遇的選擇故事。故

事中的倩媚並非沒有真愛，也並非沒有良心，只是，在比較之下，倩媚選擇了另

外一種陌生的生活環境：先是新加坡，再是美國。倩媚面對陌生性所做的選擇無

疑是勇敢的，但她也是懦弱的，她意在用對陌生性的勇氣逃避對熟悉的貧窮的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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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這是倩媚尋找人生標的的標準，陌生性也因此成為倩媚維持選擇權，成就理

想目標的避風塘。 

不論莫問天，還是健龍，抑或倩媚，都對陌生的社會環境，有所期待。雖然

他們尋找與選擇陌生社會環境的標準不同，採取的決定不同，但是，他們都在試

圖憑藉發現“陌生性”來對抗當下熟悉的生活困境或失意人生。這種選擇顯然帶

有某種賭博性質，似乎是一個人窮途末路之時的奮力一搏。而這個“奮力一搏”

總歸帶有不確定性：或者從此幸福，或者從此不幸——但再不幸，也勝過當下的

不幸。這種心理並非某個人獨有，而是社會、人生轉型期（困難期）的一種普遍

心理形態，因此，這種形態對社會建構和發展而言，是結構性的，也是交換性的：

用不確定的陌生性，置換某種生活的希望。 

 

二、陳贊一小說中陌生性社會的形態與法則 

 

陳贊一的小說集《路途上》包含五篇小說，分別是《路途上》《健龍》《選擇》

《計程》《等待》。五篇小說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現了人對陌生性社會的關係問題。

例如，前文提及的《路途上》，講莫問天在路途上處理與陌生人的關係問題。從

性情上看，莫問天並非不願與人交往，而是期待以一種陌生人的身份和視角進行

交往，從而可以保持自己對生活、人生的熱度或敏感度。《健龍》中健龍對陌生

性社會的選擇更具被動性，也由於家庭原因，選擇了熟悉的生活環境。不論陳贊

一小說中人物對陌生性社會的態度如何，陳贊一的小說始終在這樣三個方面書寫

人物對陌生性社會的態度：陌生的場景、陌生的人物和陌生的視角。 

首先，陌生的場景意味著陌生性社會具有整體性，人需要將自己拋入陌生性

社會中，通過使自己融入那種整體性的方式，來博取個別性的希望。值得深思的

是，陳贊一的小說人物，往往都是在困境、失意或茫然中，以一種海德格爾所謂

的“被拋”的姿態，面對陌生性社會。莫問天如此，健龍如此，倩媚也如此，只

是他們在陌生之路的途中風景千差萬別。而這種陌生性社會的書寫，恰恰與炳穀

行人所謂的“風景”相諳。也就是說，陳贊一借助陌生的社會環境這一窗口，書

寫了一道失意、困頓或茫然人生的獨特“風景”。陳贊一小說中的陌生社會環境

包含但不限於旅行、工作、戀愛場景。陳贊一小說中的人物，通常是某一個集體



5 
 

（整體）中的底層人物。這些底層人物在一個熟悉的集體中失意，便會被動或主

動地尋求另外一個具有陌生性的整體。陌生性在此中是一個人物命運“躍遷”或

“轉變”的仲介，但是整體的社會性屬性是不會改變的。這就為小說人物籠罩了

一層難以擺脫的命運之影。 

其次，陌生的人物意味著陌生性社會的根本性差異。事實上，在陳贊一的小

說中，處於掙扎狀態中的底層人物，並非與世隔絕的、拒絕社會交往的畸形人物，

而更多是需要傾訴、溝通與交往的正常人。例如，《計程》中的計程車司機胡亮，

每日與計程車為伍，失去了很多結交朋友、談戀愛的機會。而偶遇淩晨歸家、似

乎擁有同樣寂寞處境的女性蓮達，讓胡亮對生活有了新的期待。雖然蓮達對胡亮

而言是完全陌生的人物，但是這種陌生性恰恰可以成為一個計程車司機的情感避

風港。與此相似，《路途上》裏莫問天遇到的都是內地的陌生人，這些陌生人都

很善良，都有自己的追求，這種與陌生人相遇並交談的契機，也許正是故事中人

物的情感交往途徑。在陌生的場景中，遇見陌生的人，彼此進行無功利、無目的

的交往，那種時刻也許恰是值得期許的陌生性時刻。但是，布勞提醒我們，社會

生活中的交往一旦走向深入，走向生產和生活的機制內，往往是關涉交換與權力

的。因此，當莫問天想要進一步和王倩貞建立戀愛關係時，另外一種“心裏絞痛”

便“油然而生”；當胡亮想要向蓮達表白的時候，另外一種選擇（蓮達對她所處

的困境所做出的面向陌生性的選擇）便會無情地刺痛胡亮的心。 

最後，陌生的視角意味著陌生性社會的思維差異。這一點在《路途上》這篇

小說中表現得較為顯著。不論是“甘努力”的想法，還是“糧票”制度，都在思

維方式上給予莫問天以衝擊；即便遇到情投意合的王倩貞，他們對中醫的印象和

理解，也是頗為不同的。此外還有，《健龍》中健龍、耀華、太太諸人對待去內

地的態度也是不同的；《選擇》更是如此，倩媚和素英的選擇截然不同，甚或完

全相反。這種差異源於小說中人物視角的差異，也是人在面對陌生性拷問時，思

維方式的差異。如果說創新需要一種創新思維，那麼面對陌生性，是否也需要一

種陌生化的思維呢？這種思維顯然依據一種個人性與社會性博弈的交換法則：以

陌生性對抗現實性。 

陳贊一小說中的人物往往是那種在現實中表現無助、無力的人物。這些人物

在既往的社會場景中，遭受了較多的打擊，以“失敗者”或“失意者”的形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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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某種相對主義現實性[5]。將那種相對主義現實性作為陳贊一小說人物生存環境

的底色，進一步探討與那種現實性相對的陌生性，是將陳贊一的小說主題場域轉

向社會性的關鍵。伊莉莎白·馮·塔登（Elisabeth von Thadden）認為，現代社會

中的人們彼此越來越難以建立親密感。這種觀點的前提是社會的現實處境，例如

單位同事之間，工作多年，也往往難以建立可以無條件信任的親密關係。但是，

與此相反，在陌生性社會中，這種信任關係往往建立得比較容易。究其原因，恐

怕在於陌生性社會所帶給人的那種“脫縛感”，即擺脫各種潛規則、競爭規則、

利益關聯等束縛的感覺。這種無限偏向自由感的“脫縛感”，是陌生性社會給予

人的一種心理慰藉。憑藉這種心理慰藉，人仿若投入一種無功利的世界，可以給

剛認識一兩天的人看自己的日記簿，可以無壓力地講述自己的陳年舊事。當然，

其中，也有布勞所謂的社會性交換活動。在陌生性社會中，作為與陌生人交換的

條件，和機制社會約束下的交換條件自然不同。前者更依賴興趣的投入、情感的

共鳴或純粹利益的驅動——總之，前者是相對單純的交換活動。這種單純性通常

會減輕現代人的精神壓力、情感束縛與道德規約。因此，陌生性社會中的交往活

動，在這個意義上，極有可能變成一個人“窮途末路”時的最佳選擇。尤其是人

在少年時候，“離家出走”正是一個人踏入陌生性社會的重要現象。這在很多文

學作品中都有表現，例如魯迅《祝福》中祥林嫂的出逃、余華《十八歲出門遠行》

中“我”的探索之路，等等。 

總之，陳贊一的《路途上》《一點道理》《死亡死亡》等多部小說集中的作品，

在不同程度上呈現了這種面對陌生性社會的態度。這些態度或隱或顯，或明或暗，

仿佛給讀者一種無所歸宿的寂寥感，但在那一片廣漠的寂寥中，總又透露著某種

希望與自由。不過，正如陌生性社會的交換法則所要求的那樣，一旦人物越過了

陌生性的界限（形成生產性社會的那種約束性），往往意味著，人物又重新陷入

了競爭、束縛、壓迫境地，乃至周而復始的牢籠。 

 

三、陌生性是探討底層人物社會性存在的方式 

 

陳贊一小說所塑造的底層人物，往往以陌生性的姿態存在於社會之中。小說

《何月滿》寫的是陌生人之間的對話；小說《熱線》寫的是 1990 年代初人們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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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電話聊天方式與陌生人溝通的一種情感生活方式；小說《剝皮》更是在社會性

存在中探討陌生人之間的某種共情的失落；小說《張教授之死》通過類似羅生門

似的敘事方法，展現了人們之間的陌生性關係，等等。陳贊一諸多小說都具有某

種陌生性。這是陳贊一探討底層人物社會性存在的一種獨特方式。 

“喜新厭舊”是人類常有的情感。一般而言，喜新厭舊情感背後的焦點是類

似日常倦怠、審美疲勞之類的生存狀態。在陳贊一小說中，當人物處於社會性存

在的低谷或失意時期，人物就會自然而然地呈現一種類似對熟悉的周遭環境“反

思”的狀態。這種狀態會讓人物突然覺得周遭環境陌生起來。原本熟悉的朋友、

親人都會變得陌生。這種陌生通常以排擠、蔑視、譴責、漠視等情感行為，帶給

人物以心理上的傷害，讓人物跌入社會性存在的低谷。這時，人難免在心中浮現

一種類似赫茲菲爾德所言的“結構性懷舊”情感，認為“曾經滄海難為水”，或

者必須通過逃離當下熟悉的環境才能換來內心的寧靜——曾經的熟人社會“眾口

鑠金”“積毀銷骨”，以致自己無法面對。面對這種“社會性死亡”，人必須要做

出改變。因此，逃離熟悉的社會環境，進入陌生性社會成為陳贊一書寫底層人物

社會性存在的一種獨特方式。而“喜新厭舊”在陳贊一的小說中，成為一種更廣

義的情感指涉：因為被動性地被舊的熟悉的社會環境所“厭”，而主動性地選擇

“被拋”入“新”的社會環境。這是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所言的“精細情

感”之一種。這種“喜新厭舊”並非尋常意義上詞典中所言的意思，而是一種具

有社會性、生存性的情感，在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之間搖擺，在主動與被動之間抉

擇，在熟悉和陌生之間轉換的心理生活狀態。 

《路途上》中莫問天的這種陌生性存在心理衝突雖然不強烈，但是在他面臨

熟悉和陌生之間的社會性情感轉換時，卻表現了異常的痛苦。《熱線》中的衝突

表現得相對鮮明。底層人物在熟悉的人面前沒有“共同語言”，轉而在陌生的人

面前找到了“知音”。陳贊一對這種陌生性社會情感的書寫，可謂代表了 1990 年

代中人社會性存在的一種普遍心理。 

事實上，陳贊一小說中的人物常常面臨兩種“陌生性”。一種是人物原來生活

社會的陌生化的情感陌生性，另一種是未來生活社會的現實陌生性。以小說《選

擇》為例，倩媚在原本的社會生活中無法找到更多的選擇空間或無法過上她想要

的更富有的生活，她便在情感上覺得男友民進所能給她的生活不再是她所希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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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而轉向了將男友民進“陌生化”的道路，對初傑的情感也是如此。而無論去

新加坡還是美國，倩媚對這兩個地方及其“結婚對象”的情感也是陌生的，但是

由於其心理上的某種熟悉的期待，致使她認為第二種“陌生性”就是她想要的生

活。因此，悲劇就此釀成。在這些小說中，陳贊一始終對這種陌生性保持了一種

審視的目光，既非簡單地否定，也非一味地肯定。在《選擇》中，陳贊一否定了

這種因物質而轉向的陌生性，在《健龍》中，陳贊一又似乎對那種否定表達了一

種猶豫、遲疑和懷疑的態度，而在《路途上》中，陳贊一對基於情感的陌生性社

會存在可能，則做出了一種近似肯定的回答。陳贊一對陌生性的處理是審慎和辯

證的。尤其對小說創作而言，陳贊一意識到人物自身性格、所在環境、所有追求

等屬性與社會性存在之間的辯證關係。在其中，陌生性建立了多種多樣的連接，

因此也便有了豐富多彩的陌生性社會結構。 

對陌生性社會的認知，是一個人區別自身認知差異的一種方式。卡爾·榮格

在《尋找現代人的靈魂》中認為：“如果一個人把自己變成不一樣的，異質的‘另

一個我’，並讓早先的那個自我消失在過去，那麼，在他身上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我們可以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切合實際的過程。從佈道時所說的要拋棄以前的亞

當到原始民族的再生儀式，所有宗教教育的根本目的，都是要把人改造成一個嶄

新的，活在未來的人，並讓舊有的生活形式逐漸消失。”[6]如榮格所言，人的社會

性存在實際上是在自我認知差異的意義上改造自己，讓自己在社會性中學會如何

“拋棄”和“再生”。歸根到底，陳贊一小說中書寫的人對陌生性的諸種尋找、

選擇、等待、籌畫與奔波，都是作為個體的人希求更好生活的存在方式。 

 

四、陳贊一小說書寫陌生性的意義指向 

 

在我此前論述陳贊一《死亡死亡》《一點道理》兩部小說集時，提到了其中的

相對主義現實性問題，認為：所謂相對主義現實性，是指陳贊一微型小說中所敘

述的現實世界與現實邏輯，建立在相對主義觀念之上；這種相對主義充滿人文色

彩，是一種人文主義視域下的相對主義。那麼，在陌生性視域下，陳贊一的小說

敘事也呈現了一種相對意義上的陌生性。尤其在理解現代社會中香港人靈魂中的

陌生性問題上，陳贊一的小說提供了一個非常典型的入口。甚至，可以做出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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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判斷：陳贊一小說是剖析現代香港人精神生活中陌生性問題的利器。我說過，

陳贊一的微型小說創作高峰期在 1990 年代至 2000 年初，這是一個指向新千年

的時間段，中國香港的發展態勢迅猛，人文精神在高速發展的社會環境中遇到諸

多壁壘與危機，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回望陳贊一的小說創作，其實是 1990 年代

中國香港人文精神危機的觀察與反思。這是陳贊一小說陌生性書寫的獨特意義所

在。 

小說集《路途上》所收錄的五篇小說，均在這個意義上書寫現代香港人的精

神樣貌。在這種精神樣貌中，陌生性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字。小說《路途上》

裏，除去莫問天，其他旅途中人也在不同層面與視角上，到陌生的社會環境中探

尋人生的意義。有學者認為，陳贊一《路途上》這篇小說的主題是“尋找”，即

“尋找家，尋找愛，尋找生命的意義，尋找生命的真諦”[7]。因此，《路途上》被

歸為香港“尋根小說”。不過，從社會生活的交往視角看，這種“尋找”只是人

類社會性存在的一種表徵。人因何尋找，目的為何？這才是與“尋找”這一表徵

密切相關的根本性問題。熟悉的社會不能給予人生以足夠的慰藉和生存發展之可

能，那麼人生對陌生性社會便產生了想往之情，而“尋找”只是這種想往之情付

諸行動的第一步。在小說集《路途上》裏，小說《路途上》的人物行動題是“尋

找”，《健龍》的人物行動題是“謀生”或“奔波”，《選擇》的人物行動主題是“選

擇”，《計程》的人物行動題是“偶遇”或“計畫”，《等待》的人物行動題是“等

待”。這些小說的人物行動題不僅體現在陳贊一對小說題目的斟酌上，而且體現

在小說中人物行動的特徵與題旨上。小說人物對陌生性社會的尋求在行動主題上

經歷尋找——選擇——籌畫——等待——奔波不同階段。五個階段均指向同一主

題：轉型期的人生邁向陌生性社會的可能性。 

這個“轉型期”在陳贊一的小說中，表現和具象化為一個個具體的人，但是

我們將他們看作一個社會的千姿百態、林林總總，那麼這個“轉型期”就意味著

一個具有整體性特徵的社會性存在階段及其現象了。在這個意義上，“轉型期”

社會性存在之諸種人生的書寫，就具有了普遍性。陳贊一書寫以香港為核心的轉

型期的諸種人生，意味著香港現代人邁向陌生性社會存在諸多可能。 

《健龍》中的人生在是否去內地打工中遲疑、猶豫；《選擇》中的人生在留港

與出國的選擇裏浮沉、起落。即便在《等待》這樣比較內省主題的作品中，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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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疾病帶給原本熟識的人生以陌生性。那種陌生性恰恰可以在漫長的等待中讓董

遙感受到生命的內在感覺、情緒、意義、價值。小說寫道：“幾年來，他第一次

不想上班。”“他記起去年母親入醫院手術時，他因公司的工作很忙碌，很少去探

望她”“不，不是公事，我只想跟我的父母、妻子和孩子到公園去玩一兩天而已。”

[8]等等，諸多敘述可見陳贊一對小說主題的指向：在等待中可見人生心性，可觀

人生意義與現實真正情形。無病痛時，董遙對身邊親人的情感原本是熟視無睹的

陌生，在有病痛後，董遙對身邊親人的情感才因那種陌生性而被感動。如果說小

說集《路途上》的其他作品書寫的是人物與陌生人、陌生生活環境的關係，那麼

《等待》書寫的則是人物與最熟悉的親人之間的陌生性問題。小說《等待》中，

人物在等待中的諸多陣痛，是人物成長的動力，那麼，在陳贊一的小說集《路途

上》裏，人物在“尋找——選擇——籌畫——等待——奔波”的過程中，也經歷

了諸多成長的陣痛，這些陣痛也是人物邁向更好的社會性存在的動力，也是人物

之所以能夠勇於邁向陌生性社會的因由。 

 

結語 

 

陳贊一小說創作的高峰期集中在1990年代，這個年代是香港歷史的轉型期。

不論接連不斷的全球性金融危機，還是香港回歸前後政治、社會變遷帶給香港人

的諸多影響，都深刻地標示著香港社會、經濟、政治轉型期不可避免地面臨許多

未知與陌生的挑戰和機遇。經歷過 1980 年代香港與內地社會、文化、政治等方

面隔膜的陳贊一，在 1990 年代的創作中表現出非凡洞察力：以一種具身性的方

式書寫香港人對陌生性社會、陌生性存在的諸多過程。這種“具身性”恰恰體現

在小說《路途上》的第一人稱敘事上。因此，《路途上》這篇小說是陳贊一書寫

陌生性的代表作，作為小說集的《路途上》則是陳贊一探討陌生性問題的代表性

作品集。需要說明的是，小說集《路途上》與陳贊一的其他小說作品集（如《小

丑》《死亡死亡》《一點道理》等）不同，這部小說集更具宏闊的社會視野，圍繞

陌生性問題展開了帶有具身性的深入探討。而陳贊一的《小丑》《死亡死亡》《一

點道理》等小說集，則更多指向人生的諸種現實性問題。這種現實性問題，我已

在《相對主義現實性：陳贊一微型小說的鏡像隱喻敘事》一文中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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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觀陳贊一的小說集《路途上》，它以書寫陌生性問題為旨歸，在 20 世紀 80、

90 年代香港社會變遷的歷史背景中，呈現了一種富有具身性色彩的敘事話語，

並試圖建構一個以“尋找——選擇——籌畫——等待——奔波”為過程性線索的

人物行動軌跡，為香港文學乃至中國文學提供了一種基於“陌生性”的別樣的敘

事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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